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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个新的语言地图模式―“3D 语言地图”。它是指

在 XY 平面上加上 Z 轴（时间轴）将语言资料呈现为可视化的立体三维图。本文绘制了关

于江苏省徐州方言“蝉”和“蝉的幼虫”的“3D 语言地图”，发音人为 1930 年代至 2000
年代出生的 182 位徐州市旧铜山县本地人。从其结果中发现，我们可以在视觉上掌握该地

区所具有的地理差异（如“东西对立”）和年龄差异。本文末尾还对今后的展望也进行了

探讨。 
 

一、前言 

 

众所周知，语言地图是一种标示语言在地理上分布的地图，它的绘制是语言地理学研

究的基础工作。通常，一幅语言地图上描绘的是各个地点的同一个年代人的语言资料，我

们从其语言的地理分布来探讨语言演变的过程。还有一种从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两个方面

来探讨语言演变的分析手法叫做“glottogram”（年龄×地点语言分布图）。“glottogram”

很适于考察在河川、公路、铁路沿线或沿岸地区等，人们来往频繁的一条线上及其周边地

区的语言传播状况。不过，要俯瞰向东南西北四方扩展的整个地区的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

这种方法却有诸多不便之处。 

本文所提议的“3D 语言地图”是指，在 XY 平面上加上 Z 轴（时间轴）将语言资料

呈现为可视化的立体三维图。“3D 语言地图”与“glottogram”不同，分析对象不必限制

为在一条线上的地区。当然，像福岛 2017、远藤 2018 所研究的那样，通过对同一个地区、

同一个条目、不同时期为对象的多幅语言地图做相互比较，我们也能够了解该地区随着时

间变迁而产生的语言变化。然而“3D 语言地图”不仅在视觉上直觉上可以掌握语言的多

层性，而且如果将来能够连接到大数据，在语言地理学研究上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际绘制操作“3D 语言地图”提出一个新的模式，同时也将

对此研究方法的课题展开讨论。 

 
二、资料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徐州方言为研究对象。徐州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

区。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汉语方言划分上徐州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北边分布着冀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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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而南边分布着江淮官话。因此徐州不仅是在地理上，在语言上也处在交界处。笔者于

2015 年 8 月 9 月、2016 年 3 月和 2019 年 3 月，共 3 次在徐州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方言资料。 

本文分析的条目是“蝉”和“蝉的幼虫”。苏晓青、吕永卫《徐州方言词典》1996：
136 中记载，“蝉”为“蛈蛚”[tiə35・lou]，“蝉的幼虫”为“蛈蛚龟儿”[tiə35・lou kuər213]。

岩田礼、刘艳 2013 针对全国汉语方言中“蝉”义词形的分布进行了分析。 

选取此条目为分析对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我们在调查中收集了许多词典

里没有记载的词形；（二）笔者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条目的地理差异和年龄差

异较为整齐，适合用来首次尝试绘制 3D 语言地图；（三）通过对“蝉”和“蝉的幼虫”

两个有关联的条目作比较，我们能够辨明两者之间的异同。 

本文所提及的都是“蝉”的总称形式。例如，在苏晓青、吕永卫 1996：55, 327 中，

“伏凉儿”[fu55 liãr55]，别名“金蛈蛚”[tɕiẽ213-21 tiə35・lou]被解释为“一种形体较小的蝉，

鸣叫声比普通的蝉尖细响亮”。像这种个别种类的“蝉”的名称，我们一般不予探讨。 

 
2.2 发音人 

发音人均在徐州市境内的“旧铜山县”出生长大，一共有 182 位。 

现在的徐州市区（云龙区、鼓楼区、贾汪区、泉山区、铜山区）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

大在 2010 年新制定下来的（图 1）。在此之前，这些地区由位于中心部的“旧徐州市”和

环绕市区周围的“旧铜山县”两个行政区域构成（图 2）。实际上，直到现在也还保留着

前者是城市，后者是农村的浓重色彩。上述的 182 位发音人均是以 1991 年的行政区域划

分作为选拔标准，具体来说均是在 1991 年出版的《徐州市行政区划》中所划分的铜山县

境内出生长大的。但是其中几位发音人出长于“旧贾汪区”。“旧贾汪区”是因兴建矿区而

发展起来的地区，从行政上来说，它属于“旧徐州市”的一个管辖区，但从地理上来说，

它位于距离市中心东北方向约 40 公里的“旧铜山县”大泉乡境内，因此也将他们列为分

析对象。 

 

  
图 1 现在的徐州市区图 1)       图 2 “旧铜山县”行政区划图 2) 

                                                        
1)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 2014 
2) 江苏省铜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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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82 位发音人从出生年代来看，上世纪 30 年代的有 13 位，40 年代的有 16 位，50
年代的有 21 位，60 年代的有 31 位，70 年代的有 17 位，80 年代的有 21 位，90 年代的有

61 位，2000 年代的有 2 位。 
 

2.3 调查方法 
调查是一对一进行的。调查方法是将准备好的图片出示给发音人，然后让他回答出图

片上的昆虫的徐州方言名称。图 3 是调查时所使用的图片。 
 

  
图 3 “蝉”和“蝉的幼虫”的图片 

 
三、软件和“3D 语言地图”的绘制程序 

 

本文所介绍的“3D 语言地图”是使用“Origin”来绘制的。“Origin”是美国 OriginLab
公司开发的一个数据分析、绘图软件 3)。从 1992 年开售以来，目前被世界各个企业、政

府机关、大学等研究开发和教育机关所广泛利用。在日本由 Light Stone 公司作为国内正

规销售代理店负责销售业务。 

“3D 语言地图”的绘制程序如下。 

a）分类词形： 
首先将收集的方言资料按照其词形来分类。分类的结果下一章再做解释。 

b）设置 XY 坐标： 

以图像的大小（本文使用“旧铜山县”的地图）设定 X 轴和 Y 轴的刻度，然后按照

发音人的生长地在地图上的位置给每位发音人设定 XY 坐标值。在此项工作中，笔者使用

了 Origin 的数字化仪功能（digitizer）。 

c）设置 Z 坐标： 
按照发音人的出生年代设定 Z 坐标值。每个年龄组的人数在前文已有叙述。不过 2000

年代出生的位发音人也破例列入 90 年代出生组。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人数不多，再加上这

                                                        
3) OriginLab 公司网站（https://www.originlab.com/）2019.04.15 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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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恰好是 2000 年这一年出生的，年龄上与上一组没有太大的差距。 
从 30 年代出生组到 90 年代出生组（包括 2000 年出生的两位）的 7 个年龄组各被配

置在 Z 轴的 7 个层。最高层是年龄最大的 30 年代出生组，最底层是年龄最小的 90 年代出

生组。 

d）在 XYZ 坐标上绘制记号：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我们设定好了每位发音人的 XYZ 坐标值。我们只要将发音人

回答的词形所对应的记号标记在固定的坐标上，就能绘制出“3D 语言地图”。 

 
四、分析 

 

4.1 “蝉” 
第一个条目是“蝉”。首先将 182 位发音人的资料按照其词形来分成以下五类（表 1）。

表中括号内所记载的数字指的是回答各个词形的发音人数。 

A 类的“蛈蛚类”除含有“蛈蛚[tiə35・lou]”之外，还有在“蛈蛚”前加上“大[ta51]”

或“麻[ma55]”作修饰成分和在“蛈蛚”后加上后缀“子[tsɿ]”的各个词形，另外还有脱

落“蛚[lou]”的“跌子[tiə35・tsɿ]”也包括在内。B 类的“姐蛚类”除含有“姐蛚[tɕiə35・

lou]”之外，还有在“姐蛚”前加上“大”、“小[ɕiɔ35]”以及“金[tɕiẽ213-21]”作修饰成分

的各个词形。A 类“蛈蛚”和 B 类“姐蛚”的区别在第一音节的声母上，前者是舌尖音[t]，
而后者是舌面音[tɕ]。 

C 类的“知了[tʂʅ213-21・liɔ]”和 D 类的“蝉[tʂʰæ̃55]”均不是徐州当地的特色方言词。

岩田 2012:84-87 所收录的“蝉”的汉语方言地图显示，“知了”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而

“蝉”的分布范围为全国各地。 

E 类的“幼虫类”含有“蛈蛚龟儿[tiə35・lou kuər213]”和“姐蛚龟儿[tɕiə35・lou kuər213]”。

从语素来看，“蛈蛚”、“姐蛚”是“蝉”，“龟”是比喻幼虫的形态的第二成分，故此“蛈

蛚龟儿”或“姐蛚龟儿”原本指的是“蝉的幼虫”。不过，不区分成虫和幼虫名称的发音

人却也不少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与徐州具有吃“蝉的幼虫”的饮食文化有关。有

许多发音人还忆起了小时候经常与家人去捕捉它们的故事。因此一看到“蝉”就会想起它

的幼虫，这一点反映在了他们的词汇系统中。有些发音人还解释，幼虫是“能吃”的“蛈

蛚龟儿”，成虫是“不能吃”的、或“带翅膀”的“蛈蛚龟儿”。 

 

表 1 “蝉”的词形分类 

A 类 蛈蛚类 (62) 蛈蛚 (55)， 大蛈蛚 (2)， 麻蛈蛚 (1)，蛈蛚子 (3)，蛈子 (1) 

B 类 姐蛚类 (38) 姐蛚 (35)， 大姐蛚 (1)， 小姐蛚 (1) ，金姐蛚 (1) 

C 类 知了类 (43) 知了 (43) 

D 类 蝉类 (16) 蝉 (16) 

E 类 幼虫类 (23) 蛈蛚龟儿 (10)， 姐蛚龟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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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蝉的幼虫” 
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第二个条目是“蝉的幼虫”。此条目主要出现了“蛈蛚龟儿[tiə35・

lou kuər213]”、“蛈蛚猴儿[tiə35・lou xour55]”、“姐蛚龟儿[tɕiə35・lou kuər213]”、“姐蛚猴儿

[tɕiə35・lou xour55]”四种词形。另外还有几位发音人回答出了脱落“蛚[lou]”或后缀“儿

[ər]”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词形的结构是第一成分“蛈”或“姐”和第二成分“龟”

或“猴”的组合。如上所述，“蛈”和“姐”有声母上的区别，“龟”和“猴”则都表示幼

虫的形态或性质（蝉的幼虫在蜕变时要爬树。因为猴子擅长爬树，在这一点上两者有相同

之处）。 

182 位发音人的回答可以分成以下七类。首先根据第一成分分成 A 、B 两类，然后根

据第二成分再分次类。C～E 类的 9 位发音人回答，会使用两种词形。 

 

表 2 “蝉的幼虫”的词形分类 

A-1 类 蛈蛚龟儿类 (84) 蛈蛚龟儿 (83)、蛈蛚龟 (1) 

A-2 类 蛈蛚猴儿类 (12) 蛈蛚猴儿 (12) 

B-1 类 姐蛚龟儿类 (75) 姐蛚龟儿 (70)、姐蛚龟 (5) 

B-2 类 姐蛚猴儿类 (2) 姐蛚猴儿 (1)、姐猴儿 (1) 

C 类 并用型 ① (5) 蛈蛚龟儿／蛈蛚猴儿 (5) 

D 类 并用型 ② (3) 蛈蛚龟儿／姐蛚龟儿 (3) 

E 类 并用型 ③ (1) 蛈蛚猴儿／姐蛚龟儿 (1) 

 
4.3 对“3D 语言地图”的分析 

图 4 至图 7 是根据以上所述的语言资料绘制的“3D 语言地图”。图 4 和图 5 标示“蝉”、

图 6 和图 7 标示“蝉的幼虫”的分布情况。其中，图 4 和图 6 是从上方、图 5 和图 7 是从

侧斜面分别截取的屏幕截图（Screenshot）。本文虽然只给读者介绍了“3D 语言地图”的

一个侧面，不过实际上它可以转动 360 度，不仅能够做从任何角度的分析，还有将图形扩

大或缩小的功能。地图上黑粗线内灰色的地区表示“旧铜山县”，白色的地区表示“旧徐

州市”。 
首先我们探讨“蝉”的分布。从图 4 可以看出，A 类“蛈蛚类”主要分布在“旧铜山

县”西部，B 类“姐蛚类”则分布在东部，形成很明显的“东西对立”。图中的虚线表示

“同言线”（isogloss）。C 类的“知了”、D 类的“蝉”、E 类的“幼虫类”零散分布在“旧

铜山县”境内各地，看起来好像没有形成整套的分布。不过，如图 5 所示换个角度从侧斜

面观察就会发现，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出生的发音人中，回答出“知了”、“蝉”或“幼虫

类”的比率相当高，存在着明显的年龄差异。 
接下来是“蝉的幼虫”。从图 6 可以看出，以“蛈”作为第一成分的 A 类主要分布在

“旧铜山县”西部，以“姐”作为第一成分的 B 类则分布在东部。A 类与 B 类的“东西

对立”一目了然，其分布情况与图 4“蝉”相似，同言线的位置也与“蝉”大概一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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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所示“并用型”有三个类型。其中，属于 D 类（并用“蛈蛚龟儿”和“姐蛚龟儿”）

的两位发音人和属于 E 类（并用“蛈蛚猴儿”和“姐蛚龟儿”）的一位发音人的生长地在

A 类与 B 类的交接地区，这应该可以说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另一方面，“蝉的幼虫”与“蝉”不同，几乎不存在年龄差异。从图 7 可以看出，“蝉

的幼虫”的各个方言词形不仅 Z 轴上层的中老年人在使用，Z 轴下层的青年人也仍然还在

使用，这表明 A 类与 B 类的“东西对立”依然存在。为何“蝉的幼虫”的古老方言词形

保留得如此完整？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如上所述徐州具有吃“蝉的幼虫”的饮食文化，而且

传承至今。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符合了“古老形式较为容易保留在复合词里”这项一般原

则。唯一与出生年代有关的是以“猴”为第二成分的词形。如图 7 所示，A-2 类（“蛈蛚

猴儿类”）、B-2 类（“姐蛚猴儿类”）、C 类（并用“蛈蛚龟儿”和“蛈蛚猴儿”）、E 类（并

用“蛈蛚猴儿”和“姐蛚龟儿”）倾向于出现在 Z 轴中层和下层。因此，在徐州方言中“蛈

蛚猴儿”和“姐蛚猴儿”与“蛈蛚龟儿”和“姐蛚龟儿”相比有可能是较为新的词形。 
那么，作为“蝉”和“蝉的幼虫”的一个共通的问题，在徐州方言的 A 类“蛈[tiə]

蛚”和 B 类“姐[tɕiə]蛚”当中，哪一个才是更古老的形式？关于这一点，只观察这次绘

制的“3D 语言地图”，我们可能无法判断。因为，图 4 和图 6 所显示的“东西对立”（AB
分布）十分整齐，两者势均力敌，而且在年龄上也没有差别。今后，需要对包括徐州周边

地区在内的分布情况再次进行考察。 

 

4.4 对同言线的位置的分析 

话说回来，图 4和图 6 中的同言线到底为何出现在这个位置，或者有何相关的因素呢？ 

图 8 是从谷歌地图上获取的图像。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在地图上用橙色粗线标示 104
国道，用白色粗线标示“旧徐州市”的位置。据徐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会 1994:839 中记

载，“104 国道的徐淮线向东南由睢宁、泗县可通往南京、上海、浙江等南方省市，路面

宽 9-12-18 米，全程长 95.184 公里”、“104 国道的徐韩线从提北经茅村、淮海水泥厂到韩

庄，全长 38.5 公里”。 

我们将图 4 和图 6 中的同言线的位置与图 8 中的 104 国道作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完全

一致。从这一点来看，语言分布和解放后的城市发展必定有着密切关联的。关于影响同言

线形成的具体因素将另稿再论。 

 

五、结语 

 

由此可见，“3D 语言地图”能够给我们展示语言的多层性，是一个有效的研究方法。 
目前需要跟进的首要课题是绘制“蝉”和“蝉的幼虫”之外其他条目的“3D 语言地

图”。其次是将它们在网络上公开并提供阅览。因为将三维图转换为二维图不方便阅览。 

这项研究的长期展望是扩大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进而绘制以整个汉语方言为对象的

“3D 语言地图”。另外系统的网络化也将列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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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关于“蝉”的“3D 语言地图”（一） 

 

 

 

图 5 关于“蝉”的“3D 语言地图”（二） 

同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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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关于“蝉的幼虫”的“3D 语言地图”（一） 

 
 

 

图 7 关于“蝉的幼虫”的“3D 语言地图”（二） 

同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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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04 国道的位置 
 
附记：本文承蒙 JSPS 科研费 JP19K20786（研究活動スタート支援「3D 言語地図による

漢語徐州方言の地域差・世代差に関する社会言語地理学的研究」）的鼎力支持，谨此鸣

谢。感谢在调查过程中，江苏师范大学的苏晓青教授、苏教授的各位研究生（卢文秀、许

以撒、赵文文）以及其他多方相关人士对我的协助和支持。感谢众多发音人为我抽出时间

并给予了宝贵的语言资源。在绘制“3D 语言地图”方面，感谢 Light Stone 公司的榎本純

二先生多次传授给我绘图软件“Origin”的操作方法并提出了许多建议。以及感谢金萍女

士在中文校对方面的帮助。特此衷心地向各位表示感谢。最后，向引导我走上徐州方言研

究之路的岩田礼教授，向这次给予我投稿机会的远藤光晓教授深表谢意。不当之处,望各

位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福岛秩子 2017 方言分布の総合と比較から見る方言の地域差と変化，『方言の研究』3，
53-76 

江苏省铜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3《江苏省地方志・铜山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晓青、吕永卫 1996《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徐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徐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会编 199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徐州市志》中华书局 

徐州市民政局、徐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1991《徐州市行政区划》 

104 国道 

（徐淮线） 

104 国道 

（徐韩线） 

153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编 2014《徐州地方年鉴丛书・徐州年鉴 2014》江苏人民出版社 

岩田礼编 2012《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白帝社 

岩田礼、刘艳 2013“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

紀要』12,1-22 
远藤光晓 2018 山東方言単字調の時系列言語地図，『経済研究』10,1-37 
 

 

Creation of “3D linguistic map”: based on the word forms “cicada” and “cicada larva” in 
the Xuzhou dialect in China 

 
HIDAKA Chiemi 

Kanaza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3D linguistic map” for visualizing linguistic data. The 
“3D linguistic map” was constructed by adding a Z-axis (the time axis) to an X-Y plane. Data 
on two word forms; “cicada” and “cicada larva”; in the Xuzhou dialect were collected from 182 
informants born from the 1930s to the 2000s in the rural areas in Xuzhou City (formerly 
Tongshan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The 3D linguistic maps enabled both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e.g., East-West Distribution) and th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rea to be 
displayed simultaneously. Some remaining issues with the present method and prospect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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